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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的鬼神觀與宗教實踐 
 

林淑理 

摘  要 

    鬼神為精神體，無法目睹，且常涉及人對終極的信仰，不易做出完整的論述。

儒家關心現世生活秩序，一般儒者言之不多。朱熹因所處環境與教學等因素，成為

儒者中談論鬼神最多的學者之一。他主要以理氣論對鬼神進行思想上的理解，以及

理論上的說明，本文也從他的生死、祭祀與卜筮等觀念，探討他的鬼神觀點。對鬼

神的見解，影響他在告先聖賢、立祠祭拜先賢、祈禱、修德、相信風水與不進淫祠、

不祭淫鬼等宗教實踐。朱熹對鬼神的論述仍有未盡之處，但他意圖建立對鬼神的正

確知識，並破除迷信的作法，是值得肯定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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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鬼神的問題是人的問題。但是因為一般人無法見到鬼神，對於它的存在與作用

頗多猜測。儒家關心的是現世秩序，建立正確的價值體系，以禮樂教化人，希望人

人可以成聖成賢，建立和諧社會。因此，早期的儒家雖然論及鬼神的問題，但不認

為這是該關心的重點。但隨著佛教的傳入、道教的發展，鬼神問題受到關注。到朱

熹時代，這個問題常被弟子問及，也激發他的思考。朱熹不但集理學之大成，對於

鬼神問題，也是儒家中講論最多的人物之一。本文主要就是探討朱熹的鬼神觀及其

宗教實踐。首先瞭解朱熹探討鬼神的原因與方法，接著探討朱熹所談論的鬼神問題，

再次說明與鬼神有關的宗教實踐，最後做結論。 

 

貳、朱熹探討鬼神的原因與方法 

朱熹（1130-1200）集北宋以來理學之大成，思想龐博精深。理氣論、心性論與

格物致知論可說是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（陳來，1990），朱熹以「理氣論」說明

天地萬物的存在知識；心性論以「心統性情說」分析道德行動主體，強調理智對情

感的控制作用；以格物致知說強調外部事物的考察與知識的學習擴展。此外，他也

以「魂魄論」來說明人身體的存在，以及生死現象，這些都是以現實世界的知識來

說明的（杜保瑞，2004；陳來，1990）。 

朱熹是儒者，所行所為也表現出儒者的風範。因為鬼神不是儒家關注的重點，

他在《朱子語類》卷三的開端便提到：「鬼神事自是第二著。那箇無形影，是難理

會底，未消去理會，且就日用緊切處做工夫。子曰：『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！未知

生，焉知死！』此說盡了。此便是合理會底理會得，將間鬼神自有見處。若合理會

底不理會，只管去理會沒緊要底，將間都沒理會了。」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 

朱熹雖然認為鬼神既是無形的，自與此世無干，不需用心力。一旦現實世界之

事物處理妥當，人間世界的道理瞭解清楚，那麼，無形世界的鬼神也可以瞭解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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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論如何，他是儒者中論述鬼神最多的人之一。究竟朱熹為何談論鬼神，以及他談

論的方法，筆者嘗試說明如下： 

一、探討鬼神的原因 

（一）門人的提問：因所教授的經典中提到鬼神，且盛行佛道思想也常論及。

因此，朱熹不得不直接面對學生所提的鬼神問題。 

（二）鬼神問題的存在：朱熹的宇宙觀繼承漢朝董仲舒陰陽五行與目的論的思

想，他信風水、神靈、天人感應，他幾乎接受漢人陰陽五行與災異譴

告的思想（金春峰，1998）。朱熹承認巫覡與祠祀在鬼神打交道上是靈

驗的，因為人心中的氣激活了鬼神，並與之相感通。意即「皆其氣類

之相感，所以神附著之也。」（田浩，2002） 

（三）祭祀的反思：儒家慎終追遠的觀念而有祭祖之禮，朱熹認為人之魂四

處遊走，在子孫祭祀時，能與他們感應而相通（田浩，2002）。而且根

據祭禮要求，儒家對天地山川的祭祀有身份的規定與要求。朱熹為官

時，也根據朝廷的要求或時局的需要，舉行合乎其身份的祭禮。 

 （四）建立正確鬼神觀念：當時文化氣息深受佛道影響，朱熹希望藉由正確

鬼神觀之建立，反對民間的佛道的信仰（田浩，2002）。 

總之，朱熹之所以要討論鬼神，有教學、實際生活與闡述祭祀的需要。另外，

他也承認世俗所謂的「物怪神姦之說」也有些道理。他接受鬼神的存在，也想在他

的哲學系統中，找出理性的解釋（田浩，2002）。 

二、朱熹談論鬼神的方法 

朱熹談論鬼神的資料不少，其中《朱子語類》卷三〈鬼神篇〉中尤有十分豐富

的集結。朱熹曾談論到鬼神現象的宇宙論、鬼神概念的定義、以及人類對鬼神的態

度等。在《朱子語類》卷六八提到鬼神的功用與妙用。但鬼神並不在人們的日常經

驗中，而朱熹是個儒學家，並沒有鍛鍊神通，因此對鬼神沒有經驗，沒有感知能力。

那麼，朱熹怎樣瞭解鬼神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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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實際上，朱熹對鬼神問題只是思想上的瞭解，理論上的說明，是基於理氣論的

概念，並非親身經驗。在討論社會上普遍存在的鬼神現象時，他進行合理性的推斷

說明，且他所說明的鬼神也要符合儒家的價值立場，亦即鬼神不能違背仁義價值而

永遠作威作福，且鬼神不能取代聖人成為價值的決斷者。更重要的是，人道的價值

立場不能因鬼神的意欲而改變。因此，朱熹所講論的鬼神理論活動，與道教宗教師

所說的意義不同。朱熹藉由傳統的概念與文化常識對鬼神進行知識的釐清，結合儒

家價值立場發展其論點，根據他對天地萬物的理氣結構的宇宙論哲學的論述來說明

鬼神，透過理性的推理來判斷鬼神，這是一個純粹思辨哲學進路的鬼神論說，是一

套為捍衛儒家價值立場而建構的宇宙論哲學進路的理論體系（杜保瑞，2004）。 

 

參、朱熹談論鬼神的要點 

朱熹的哲學思想與鬼神有關的，主要是理氣論。如果說「理」是朱熹哲學的形

上範疇，那麼「氣」就是他宇宙論的要點，以氣化生天地萬物（張立文，2001）。

朱熹的宇宙觀繼承漢朝董仲舒陰陽五行思想，在己丑之悟後建立哲學思想時，首先

注意到周敦頤與張載的著作，他非常重視《太極圖說》。周敦頤的《太極圖說》批

判地吸收了道家系統宇宙發生的理論，並與《易傳》系統的宇宙論結合在一起。「五

行一陰陽也，陰陽一太極也，太極本無極也」，一本、二氣、五行、萬物這種簡單

結構，構成儒家的基本宇宙模式（陳來，1990）。  

下文根據儒家的基本宇宙結構，說明朱熹所談論的鬼神。首先說明鬼神的定義

與類型，接著分別從理氣、生死、祭祀、卜筮等觀點，瞭解朱熹所談論的鬼神。 

一 、鬼神的定義與類型 

在《朱子語類》卷三〈鬼神篇〉提到：朱熹以陽魂為神，陰魄為鬼。神有精神、

意識的意思，鬼具形體、體魄的意思。人具一半神、一半鬼，人生未死以前，以精

神、意識活動為主，人死之後則為鬼，以形體為主。根據張立文（2001）歸納朱熹

的鬼神定義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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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鬼神是實理：朱熹以「理」來說明鬼神：他說「誠是實然之理，鬼神亦

只是實理，若無這理，則便無鬼神、無萬物，都無所該載了。」（《朱

子語類》卷三） 

（二）鬼神是陰陽之氣：朱熹認為鬼神是陰陽之氣。他說：「鬼神只是氣，屈

伸往來者，氣也。天地間無非氣，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，無間斷」

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。鬼神指的是通天地之氣，魂魄主要是指在人身

上的氣，兩者是相通的。雖然鬼神是氣之菁英，但只是形而下的。既然

鬼神是氣，自然「是無知、不害人、不主宰自然和社會」的。 

（三）鬼神是宇宙的代表：因為鬼神是陰陽二氣往來屈伸，他以宇宙現象來說

明。神是生、春夏、晝、語、動、呼的宇宙現象屬神，而死、秋冬、夜、

默、靜、吸為鬼，一切宇宙現象都可以用鬼神來表示。 

（四）鬼神是運動的情狀：他繼承張載的鬼神是陰陽二氣屈伸往來的觀點，說

明鬼神的運動所展現的就是伸張、生長，以及退縮、停止，是陰陽自然

生長、衰落、春來、冬往的運動。 

（五）鬼神無所不在：因為鬼神是「陰陽之氣」的運動變化，而氣無所不有、

無所不在，鬼神當然無所不在。他說：「鬼神不過陰陽消長而已。亭毒

化育，風雨晦冥，皆是。在人則精是魄，魄者鬼之盛也；氣是魂，魂者

神之盛也。精氣聚而為物，何物而無鬼神。」 

總之，對朱熹而言，鬼神是一切自然現象的代表，是陰陽二氣往來屈伸的作用，

因而到處存在。陰陽之氣就一定有聚散，因此魂魄也將因久而散，不再為鬼害人，

這就是朱熹以陰陽聚散的根本氣化宇宙論。另外，因為理學的哲學特徵就是理，因

此實理就是鬼神的最簡潔說明。即使如此，從上述也可看出朱熹對鬼神的定義也因

各種對答情境，而有不同，甚至矛盾的說法。 

至於鬼神的類型，在語錄卷三他做這樣的說明：「雨風露雷，日月晝夜，此鬼

神之跡也，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。若所謂『有嘯於梁、觸於胸』，此則所謂不

正邪暗，或有或無，或去或來，或聚或散者。又有所謂禱之而應，祈之而獲，此亦

所謂鬼神，同一理也。世間萬物皆此理，但精粗小大之不同爾。」（《朱子語類》

卷三） 

這裡朱熹區別三種鬼神：一是「公平正直」之鬼神，指的是自然界之鬼神；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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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「不正邪暗」之鬼神，三是「作為祈禱對象」之鬼神，朱熹常以祭祀祖先靈魂的

回應做為例子來說明。因為朱熹重祭祀，因此最常述及這類鬼神現象（金永植，

2003）。黃士毅（子洪）在《朱子語類門目》中說明三類鬼神，即「在天之鬼神，

陰陽造化是也；在人世鬼神，人死為鬼是也；祭祀之鬼神，神示、祖考是也」（張

立文，2001）。王儒松（1985）也以自然界之鬼神、人世間之鬼神以及祭祀之鬼神

探討朱熹的鬼神觀念。鬼神的類型在朱熹的祭祀觀點時，會有更進一步的說明。 

由上述可知，朱熹對鬼神的定義，主要是以陰陽氣化說明宇宙人生的變化，鬼

神無所不在，卻無法久留不逝。而鬼神雖分自然界之鬼神、人世間之鬼神以及祭祀

之鬼神三種，卻都是鬼神，都是氣的伸縮往來的變化運動。接著將更詳細說明由理

氣論來看鬼神。 

二、理氣論的觀點 

理與氣是朱熹建構天人哲學的基本觀念。學者普遍認為朱熹的理氣論是「理在

氣先」的理一元論，他對理氣的思想是動態的，不是靜態的，是複合的，不是單一

的，隨時間而有不同的觀點。他指出：理，無形、無像、超時空、不增不減、不生

不滅，是物之所以然與所當然。它不經營造作，是形而上的。理是宇宙的本體，沒

有形體，是萬物的根源。氣為質料，理先於氣。氣是構成器物的原料、質料，有形

有象，在具體的時空中存在、運動，能經營造作，是形而下的（金春峰，1998）。 

朱熹對氣有不同的定義。廣義的氣在說明有形的氣與無形的氣。狹義的氣是沒

有形的。無形的氣聚成形，就組成人和物。積聚的氣稱為「質」，無形的氣叫「氣」。

雖然朱熹認為氣有濁清之分，清者為氣，濁者為質，但他也不堅持氣質兩分。（金

永植，2003）。 

朱熹認為氣是生命之源，氣不但孕育生命，也滋養生命。人體內充滿了「氣」，

一旦「氣」完全離開人體，人就死了。人的一切物理動作，都是氣在活動。人心也

由氣組成，道德也是人「氣」的品質造成的。人的差別是氣的品質差別（金永植，

2003）。但是，他也說過：「天道流行，發育萬物，有理而後有氣。雖是一時都有，

畢竟以理為主，人得之以有生。」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，主要是他理在氣先的思

維使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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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的理氣論觀念，受程頤影響，他繼承這個議題，在理氣論問題上做出儒家

本體宇宙論的重要建構，並解釋人死為鬼的魂魄的問題（杜保瑞，2005）。 

三、生死的觀點 

朱熹以魂魄的觀念來說明人身體的存在，以及生死現象，而魂魄屬於氣的方面，

與理無關。根據儒家的思想，人體是由氣組成，而氣的靈動則是魂與魄（福田殖，

1993）。天所賦予和形成、充填在人體的氣是天地正氣，決定他出生的各種特質。

不同的人由不同的氣所構成，不同的氣有不同的特色，造成人有強壯、勇敢、委靡

等不同的行為特徵或道德、智能品質，甚至影響壽命長短（金永植，2003）。 

人活人死的問題都是魂魄的氣的概念。朱熹曾引用子產的話「物生始化曰魄，

既生魄陽曰魂」，意思就是物開始形成時，結成一個胚胎模樣，是體魄，即是形體，

魄陽是魂。他引用孔子的話「氣也者，神之盛也。魄也者，鬼之盛也」說明氣神之

盛，是魂，陽氣為魂，地氣為魄。魂是精神，魄是形體（張立文，2001）。魂魄相

互交感，互相作用，便生為人，若兩者互相衝突、對峙而不協調，就會導致死亡。

魂升於天，陽者，氣也，魂也，歸於天；魄降於地，陰者，質也，魄也，降於地，

謂之死也，知道生就可以知道死（張立文，2001）。亦即「氣聚則生，氣散則亡」，

又說「精氣凝則為人，散則為鬼。」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，若死而未散，則為鬼

作祟，主要是魂未散之作祟，故平日多稱「鬼魂」。但久了之後也會消散，最後魂

魄皆消散。也就是說人的身體為魂氣體魄之氣聚而生，人死魂先散去，體魄尚存，

久後亦散。最後魂魄皆消散而不再為人。 

由此可知，朱熹認為人之生乃是氣之聚。至於人的死亡，朱熹做如下的解釋：

「人將死時，熱氣上出，所謂魂升也；下體漸冷，所謂魄降也。此所以有生必有死，

有始必有終也。夫聚散者，氣也。若理，則只泊在氣上，初不是凝結自為一物。但

人分上所合當然者便是理，不可以聚散言也。」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。朱熹認為

在魂升魄降之後，生命告終，而人死日久，氣自然散去。因此，他反對佛教輪迴的

觀點，他說：「釋氏却謂人死為鬼，鬼復為人。如此，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來來

去去，更不由造化生生，必無是理。」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。氣散不復聚是朱熹

反對佛家輪迴生命觀的原因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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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述可知，魂魄觀點與氣化有關，與理無關，理不談聚散，聚散是指生死。

魂魄即是氣的概念。人活著的時候是陰陽氣聚，人死則為魂魄消散，而且終會消散

殆盡。但人雖已死，在祭祀時卻有「感格」之可能，主要是子孫之氣易於與其氣相

通之故，下文將再詳述。 

四、祭祀的觀點 

祭祀鬼神要依儒教禮儀，依照「鬼不歆非類」的原則，因為祭祀必須是同類，

才能有所感應。因此，儒家的祭禮規定：天子祭天，諸侯祭境內山川，大夫祭五祀，

因其有相關之處，人們不可祭祀不該由自己所祭的鬼神。孔子說：「非其鬼而祭之，

諂也」，朱熹遵此觀點。另外，儒家在祭祀時，強調祭祀的誠意，所謂「祭如在，

祭神如神在」，對於鬼神不可褻瀆、不可諂媚，必須以禮來祭祀，就是所謂的「敬

鬼神而遠之」。  

以下根據朱熹所分類的，以及後人所闡述的三種鬼神：自然界之鬼神、人世間

之鬼神以及祭祀之鬼神，分別說明各種鬼神的特性，以及祭祀之道。 

（一）自然界之鬼神：朱熹根據儒家的祭祀山川諸神的禮儀，肯定有山川諸神

的存在，因為「天地造化，皆是鬼神」。而且不同身份地位者祭祀不同

的神祇。在一個社會體制的階層結構中，什麼人當祭什麼神，本就有相

應的地位規範，符合此原則時，所祭祀的神便可受感得享。朱熹說：「如

天子祭天地，定是有箇天，有箇地；諸侯祭境內名山、大川，定是有箇

名山、大川；大夫祭五祀，定是有箇門、行、戶、竈、中霤。今廟宇有

靈底，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。久之，被人掘鑿損壞，於是不復有靈，亦

是這些氣過了。」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。天地山川之神也以其理相合，

而得受應祭者之祭祀，也就是世人以「合理之禮」祭「應祭之神」時，

就會有感應。 

（二）人世間之鬼神：這裡說明的主要是針對非祖考的世界鬼神。朱熹根據氣

化論，人死後，魂魄就成為鬼神，人死氣散。但也有不立即消散的，可

能是因冤恨而死或是凶死，這樣的鬼就可能成為妖怪。僧道因生之時善

養精神，死亡後，其氣多凝聚不散。聖賢安於死，不會不散，成為神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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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。但時間久了，這些鬼魂之氣還是要散的，古代

的厲鬼如伯有等，今已不見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，最後魂魄消散而不

復為人。 

不正之鬼神會危害人間，如果因小人的祭祀而助長其惡行，會引起

嚴重的世界觀及價值問題。朱熹以「老子謂『以道蒞天下者，其鬼不神』。

若是王道修明，則此等不正之氣都消鑠了」說明這些不正之鬼神也不會

永久存在，久之亦散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。因此，不應祭祀不正之鬼

神。 

至於先聖先賢是正神，朱熹認為「聖賢道在萬世，功在萬世。今行

聖賢之道，傳聖賢之心，便是負荷這物事，此氣便與他相通。」「有功

德在人，人自當報之。古人祀五帝，只是如此。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，

緣眾人心都向它，它便盛。」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。朱熹認為那些生

前是有功徳之人，死後後世之人以祭祀報答他們，人心向他，他便久存

（杜保瑞，2004）。 

此外，朱熹也肯定廟中鬼神經久會散，即使自己修煉成神之神仙，

久了也會散。這些成神的修煉者，在一定時間內確有神通事跡，但朱熹

也認為時間久之後，也就不再見新的傳說，這就是他不復存在的最好說

明（杜保瑞，2004）。 

（三）祭祀之鬼神：這是有關祖考的祭祀。子孫祭祀時祖先會得感應召聚，這

就是朱熹說明祭祀的「感格」。祖先得召感而至，只有在進行祭祀時才

有，平日並不摶聚而為永恆的祖先鬼氣。朱熹針對「感格」做如下的說

明：「畢竟子孫是袓先之氣。他氣雖散，他根卻在這裡；盡其誠敬，則

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。如水波樣，後水非前水，後波非前波，然却通

只是一水波。子孫之氣與袓考之氣，亦是如此。他那箇當下自散了，然

他根却在這裡。根既在此，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。此事難說，只要

人自看得。」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。祭祀祖先並不表示祖先以永恆存

在的人鬼身分繼續存活，而是在子孫的需求中暫時摶聚感格一下而已，

祭完就散了。另外，也只有子孫才易於感格祖先，因祭而聚之，甚至立

子孫之幼者為尸的祭祀，都是為了聚集祖先之氣。平日不摶聚的祖先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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魄之氣，是不能庇佑子孫的。因此，祭祀自然不具備求祖先庇佑的功能，

只是因著子孫自己的心理感懷之需求，而暫召互通一下而已，只希望祖

先不要變成鬼（杜保瑞，2004）。 

由上述可知，朱熹明確說明了天地山川諸神祭祀之理，而祖先與先聖先賢都是

公共之氣，人們透過祭祀可以和他們相通。天子祭天、諸侯祭山川，想成聖成賢的

人祭祀古代聖賢，也可與其氣相通。朱熹贊成劉礪「若理不相關，則聚不得他：若

理相關，則方可聚得他」的觀點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。但祭祀究的意義何在，朱

熹並未多作討論。若以儒家立場來看，顯然只為求理上感通，而不是禍福庇祐。 

五、卜筮活動的觀點 

朱熹相信感應之卜筮說，透過占筮活動的說明，也可以瞭解他的鬼神觀。他說：

「鬼神只是氣。屈伸往來者，氣也。天地間無非氣。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，無

間斷，人自不見。人心才動，必達於氣，便與這屈伸往來者相感通。如卜筮之類，

皆是心自有此物，只說你心上事，才動必應也。」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 

因為鬼神存在實際上是氣之陰陽作用，卜筮活動是預測性詢問，是陰陽之氣感

通，是人心與天地之氣感格的顯者表徵。人心也是氣化宇宙中的一個存在，當心一

動時，即感應到整體陰陽氣化世界，透過神秘的占筮技術，即可進行資訊預測。預

測未來的方式很多，聰慧之士即心反照就可得知，不需藉助其他東西。但卜筮時若

用神物，有助人彰顯資訊的作用，但是在作資訊收集判斷時，確是有動力之需求，

即以生物之血氣作為其助力。可見，卜筮的動機與行為在於相信有高於人類的外力

可介入人間，不管卜筮者是否需要神物，必先相信鬼神，方行卜筮以預測未來。 

綜合上述，朱熹根據理氣論、魂魄的生死觀以及祭祀、卜筮的活動來談論鬼神，

他設法以儒家的基本宇宙觀，建立理性的鬼神觀念，把鬼神納入整個宇宙人生的一

部份，氣聚則生，氣散則亡，乃至消散無蹤。這樣的理性推理，又讓人覺得人死一

切皆空，實在有點可悲，因此又以感格之說，說明合乎祭禮的祭祀，會使祭者與受

祭者互相感通。利用神物進行卜筮，可以因感通而預知。但這一切不是為求庇佑而

做的，只是求心理上的感通罷了。由此可知在朱熹心目中，祭祀不但可與天地親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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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天佑，和聖賢感應，與祖考感格，而且不正之神也可藉此延續生命而作祟人間。

但是這個觀點與人亡氣散，最終必消逝的生命觀有衝突。朱熹對此仍未釐清。 

 

肆、朱熹的宗教實踐 

由前述朱熹的鬼神觀念可知，他相信大自然的鬼神、世間有正神，也有不正之

神以及自己的祖先，應以適當的方式與之交往與感應。這樣的觀念影響他在具體生

活的實踐，尤其與宗教相關的實踐。朱熹作為一個儒者，他有祭孔、祭先賢的權利

和義務。作為一個國家官吏，他必須祭祀山川及有關神靈。以下分告先聖賢、立祠

祭拜聖賢、祈禱、修德、相信風水與不祭淫鬼等方面，說明其宗教實踐。 

一、告先聖賢 

朱熹因感於先聖先賢功德而祭祀先聖。舉凡他新官到任、建經史閣、立祠、復

修白鹿洞書院、刊四經書、成立滄洲精舍等大事，甚至任滿辭歸均告先聖。《朱子

文集》八十六卷有很多篇「告先聖賢」的文章。例如，朱熹二十四歲擔任同安主簿

時，到任時就先行鄉飲酒，為文告訴先聖。他告先聖賢主要是對孔子有熱烈的宗教

信仰。朱熹祭禮稟告先聖，不只是例行公事或為樹立傳統，而是因為他自年少時就

對孔子非常嚮往，產生很深厚的感情。因此，他一生功業大事，一定稟告先聖（陳

榮捷，1988）。 

二、立祠祭拜聖賢 

朱熹雖知儒家思想認為祭禮對行禮之人的影響，但更強調行祭禮時，個人誠敬

的重要性。因此，他並非完全同意「祭神如神在」（論語八佾三）的觀點，他曾反

問「若道無物來享時，自家祭甚底？」他認為獻上祭物並至誠至敬，就能召引祖先

之靈，但只有子孫才能感召自己的祖先之靈，祭他人之祖是徒勞的，因《左傳》有

言：「神不歆非類，民不祀非族」。即使如此，朱熹卻供奉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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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並為聖賢建祠。因見《禮記》允許祭祀自己的老師，朱熹於 1179 年為周敦頤在

南康學宮立祠，並配祀二程，用以承認他們恢復並傳承古代的聖賢之道（田浩，

2002）。 

1183 年朱熹在武夷山的五曲大隱屏下建築武夷精舍，雕塑伏羲像，打算把他供

奉於此。因為相傳伏羲畫八卦，周敦頤除了《太極圖說》外，他的通書中也談卦，

這些是他集理學大成的基礎，祭祀他們除了思想的承受與發揮外，也有信鬼神的宗

教因素（陳榮捷，1988）。 

三、祈禱 

朱熹曾經有很多次祈雨。在他年少時，即曾與其師胡憲討論祈雨之事。在南康、

浙東與章州任內，因旱而多次祈雨。若祈雨而未得回應，他就會認為是因未盡至誠、

沒有感動天。在南康時旱象嚴重，好幾次祈禱仍未下雨，在絕望之際，他與廣佑大

王有三日之約。他的祈雨文寫道：「大王若哀其迫切，赦其前愆，有以會緩之，則

三日之內，熹等齋素，以俟休命。三日而不映，則是大王終棄絕之。熹等退而恐懼，

以待誅殛，不敢復進而禱矣。」那次祈禱過然見效，旱災得以解除。又撰謝雨文：

「君王顧哀，昭達如響。禱之明日。甘澤沛然。晝雨宵零，越五六日而未艾。崗陵

漸潤，草木蕃滋。」（陳榮捷，1988）可見朱熹的祈禱是有對象的，在得回應之後，

亦即表感恩之情。 

此外，他擔任兩浙東路常平茶鹽公事時，浙東發生大飢荒，他巡視各州，努力

救災。次年紹興府又有蝗災。朱熹一面祈禱，一面撲打焚埋，也設醮祈禳，並遣中

使降香祈禱。在給陳同甫的信中提到「旱勢已成……祈禱不敢不誠」。在章州旱災

時，他給王漕的信提到「山間之旱，日甚一日。祈禱經日，略不見效。近日隨眾登

山祈神」（陳榮捷，1988）。 

由上述可知，朱熹的祈禱與其他宗教人士遇到危急情況的祈禱是一樣的。陳榮

捷認為朱熹的祈禱有三個很重要的要素：一是祈禱出於至誠，一定親自做，因為「如

不與祭，如不祭」。而且他的祈禱是以義理為準的。朱熹通常不進入神廟，以免妖

巫迷惑百姓。二是他在祈神時，也盡人力，大修各地慌政，更可看出他的政績。三

是在盡人力的部份，特重修德，三者並行，互有關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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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修德 

在祈禱未蒙回應時，朱熹希望以修德改變天意。1180 年南康軍大旱時，他曾寫

道：「為今之計，獨有斷自聖心，沛然發號，身以側身悔過之誠，解謝高窮……庶

幾精神感通，轉禍為福」。當朝廷不顧百姓飢餓流離，而要修葺東宮時，他陳狀曰：

「臣恐不惟上帝震怒，災異數出。正當恐懼修省之時，不當興此大役」。自古以來，

中國人就有把災異視為天戒的看法，若能修德正心，可以轉變災禍為祥和（陳榮捷，

1988）。 

五、相信風水 

朱熹的經驗也影響他對鬼神觀點的形成。他相信風水也是家傳，因其父朱松酷

信地理（陳其芳，1993）。理論上他是反對風水的，但實際上卻極相信風水。朱熹

的父親與祖父的遺骨均安葬於生前的居住地，並未運回本籍。據傳他曾夢見亡父托

夢告訴他「墓地潮濕，不宜安身」，因而將父親改葬他處（陳其芳，1993）。四十

歲其母去世時，也未遵傳統把她葬在父親旁，即使後來將其父移葬，也未讓父母葬

地相鄰，乃因他相信風水之說。他認為不當的墓地會使屍體耗盡地下之風，會導致

後代財運不佳。甚至在 1191 年，他相信風水師所言，而將長子朱塾的安葬延遲一年

有餘，為他尋找好墓地。可見朱熹用心之深和對墳地風水之重視（田浩，2002）。 

朱熹與其夫人劉清四感情甚篤，在劉氏亡故後，曾說不續絃，死後要與夫人歸

葬一處。在 1200 年朱熹過世時，就合葬在朱熹選定之地。該地是朱熹自己選定的，

也有人說該地是風水師指示，他親自察看的，也有一種說法是該墓地是神人啟示的，

或許不可信，但朱熹精通地理，重視風水是可信的（陳其芳，1993）。 

六、不進淫祠、不祭淫鬼 

朱熹認為民間祭祀有所謂淫祠，即使有些靈驗，甚至會給不敬的人懲治，朱熹

都不屈從，即使要取他的性命也不畏懼。而且他要求地方官員應該取締淫祠，而不

是助長其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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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朱子語類》有這樣的記載：風俗尚鬼，如新安等處，朝夕如在鬼窟。某一

番歸鄉里，有所謂五通廟，最靈怪。眾人捧擁，謂禍褔立見。居民纔出門，便帶紙

片入廟，祈祝而後行。士人之過者，必以名紙稱「門生某人謁廟」。某初還，被宗

人煎迫令去，不往。是夜會族人，往官司打酒，有灰，乍飲，遂動臟腑終夜。次日，

又偶有一蛇在堦旁。眾人鬨然，以為不謁廟之故。某告以「臟腑是食物不著，關他

甚事！莫枉了五通」。中有某人，是向學之人，亦來勸往，云：「亦是從眾。」某

告以「從眾何為？不意公亦有此語！某幸歸此，去袓墓甚近。若能為禍褔，請即葬

某於袓墓之旁，甚便」。又云：「人做州郡，須去淫柌。若繫敕額者，則未可輕去。」

（《朱子語類》卷三）。 

由此可知，朱熹所秉持的態度，就是聖學的見識。讀聖賢書者當行合宜的祭祀，

且不是為個人福禍名利而行禱求之祭。他認為天理自在天地之間，絕不是一己之私

可以任意左右的。因此，君子不宜也不應求助鬼神，這是朱熹極為明確的立場。因

為儒家價值觀不同於民間鬼神祭拜行為，他不會學聖人之學而又參拜鬼神。而且，

朱熹完全不怕淫鬼危害。對朱熹而言，鬼神的存在都是暫時現象，天地陰陽之氣永

遠流變，淫鬼危害也不會永久。朱熹曾舉例說明，鬼神若是靠血食延長自己的壽命，

只要民間不再祭祀，淫鬼自然離人愈遠，因為並無新氣去聚集他的存在。靠奪人之

生命以接續自己之生命的鬼神必然是惡鬼，因此，更不應該再以動物生靈祭之。所

以，朱熹不祭淫鬼，不進淫祠，甚至摧毀淫祠。 

綜合上述可知，朱熹相信鬼神，也相信有不同的鬼神存在，表現在他的宗教實

踐就是祭天地山川之神，因此他祈禱並修德以求天佑，使百姓得以安居樂業。至於

人世間鬼神氣散後，理應完全消失。朱熹雖然沒有靈魂不朽的觀念，還是希望聖人

與親人永留人間。他認為有功德的聖人是正神，祭祀可以與他們的氣相感通，因此

他有告先聖賢、立祠祭拜聖賢的作法。至於邪惡之鬼神，自然不應該祭祀，他本人

不進淫祠、不祭淫鬼，若人人如此，久而久之，他們的氣就會消散不復聚，當然不

會再危害人間了。但祭祀是否可以扭轉已經完全消失的鬼神，朱熹並未詳述，除此

之外，他的鬼神觀與宗教實踐表現出儒者的風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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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 

朱熹生長在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鼎盛的福建，三教思想對他並不陌生。直到師

事李侗，才專心儒學。由於朱熹刻苦力學，終成為集宋代理學大成與繼承儒家道統

的重要人物。 

因環境與教學的需要，他成為儒家中論述鬼神最多的學者，他希望能建立正確

的鬼神觀念。因為朱熹只有父親托夢的經驗，並未親身經驗鬼神，而且他也沒有感

知能力，因此他只是理論上，用理氣論的概念，以及符合儒家的價值立場，說明鬼

神的現象，與一般道教宗教師的論述不同。 

朱熹認為鬼神是陰陽二氣屈伸往來。鬼神無所不在，是人身消長之氣，也是宇

宙一切自然現象的總稱。他用理氣論的觀點，說明宇宙的變化，鬼神也遵守氣化宇

宙論的陰陽流變原理，是暫存現象。而祭祀的感應與卜筮活動，可說明鬼神的存在、

消逝以及跟他們應治的方法。朱熹認為因氣化而生的宇宙萬物，以致於鬼神終必消

散，即使厲鬼亦然，不需過於害怕或重視。 

對於鬼神的信念與經驗，影響朱熹的宗教實踐。因為父親的托夢，及相信風水

師，對長子的安葬，與自己墓地之選擇，都十分看重風水。也由於相信祭祀感格的

重要，他不進淫祠，不祭淫鬼，卻立祠拜聖賢，重要事件必告先聖賢。面對天然災

害時，他不但祈禱也修德，期能改變天意。 

總之，朱熹藉由理氣論、魂魄觀解釋鬼神之相關問題，也影響他的祭祀、祈禱、

與修德等宗教行為。但他的理論與對答還是有些矛盾與衝突，他談了很多，但仍無

法解開鬼神之謎，而且既會消逝的鬼神，何需以祭祀之禮行之等，也未清晰說明。

即使如此，他仍試圖闡釋，希望藉由這些論述與說明，建立對鬼神的正確知識以破

除迷信，作為知識份子對社會應盡的責任，這些努力應該是值得肯定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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